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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起，随着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地正式成为“老

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以下简称“住房反向抵押保

险”）试点城市，酝酿多时的“以房养老”终于和世人见面。

《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发现，半月以来，由于种种原因，

“以房养老”并未在保险企业真正落地。

“我父母符合以房养老的条件，也希望这样做，但到现在

为止我们的咨询结果却是还没有能提供以房养老的保险公

司。”7月14日，北京市民程女士这样告诉记者。

险企：以房养老还停留在新闻层面

记者在北京市场走访多家保险企业后发现， 就像程女士

说的那样，“以房养老”业务还没有在保险企业开展起来。

“虽然已经听过有关于以房养老方面的报道，但我们还没

有推出这方面的产品或业务。据我所知，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

关于以房养老方面的通知，所以我们不能做这方面的业务。至

于什么时候能开展也说不好。” 泰康保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7

月9日向记者表示，“以房养老对于我们跟老百姓一样，现在还

停留在新闻阶段。现在能做的也就是将房屋抵押给银行贷款，

用贷出来的钱进行养老或在保险公司购买养老保险。”

7月11日，记者以拟投保客户身份致电平安保险公司咨询

“以房养老”相关事宜，该公司客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

没有接到任何公司和有关部门关于以房养老政策方面的通

知，所以目前并没有关于以房养老的业务。

事实上，保险公司早已推出带有养老功能的地产类项目。

记者于日前走访了上述两家保险公司位于北京市昌平和延庆

地区的两个养老地产项目后了解到， 这些项目不仅提供住宿

和餐饮、而且提供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服务。只要按照保险公

司的报价缴费，就能拎包入住进行‘无忧化’养老。

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两个项目都处于在建状态，

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6 年开始入住。而仅在北京市场，这样的

项目就有很多。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对于“以房养老”

的抵押后再领取养老金的方式， 如果是空巢老人且需要全方

位养老服务的，还不如选择出售房屋，用房款入住保险公司的

养老地产项目。

实施初期风险更高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以房养老”是一种新事物，保险公

司从得到通知到推出产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其中要包括

对风险的研究和控制以及精算师对其进行计算等一系列环

节。 但无论如何，以房养老都较其他传统保险业务更具风险，

尤其是实施的初级阶段，风险更高，如果出现问题，可能对于

保险公司来说就是麻烦事。

事实上，保监会对于以房养老的风险早有预见。在其 6 月

23 日发布的《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

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中明确提出，“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养

老保障方式的创新， 涉及老年人的切身利益， 社会关注度较

高；同时，该业务将传统养老保险与房地产市场联系起来，法

律关系复杂，风险因素多，风险管控难度较大。 保险公司应坚

持审慎经营，高度重视业务经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在条

款制定、流程设计、法律合规、业务管理等方面加强风险防范

和控制。 ”

上述人士表示，“以房养老”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具有一

定好处的。首先，作为一种新事物的出现，会催生出新业务，无

论多少对于保险公司在经营范围和业绩增长上都有一定的作

用。 其次，由于以房养老的特殊性，主管部门在选择可以执行

的保险公司上一定非常慎重，能被选上就是资金流、专业性、

服务团队、 偿付能力、 风险管理等多方面综合能力的集中体

现，拥有该业务是对一家保险公司的充分肯定。

专家：“以房养老”是补充不会成主流

有相关法律专家认为，保险公司不具有贷款权限，不能向

不特定的公众发放贷款。 同时中国的保险行业整体还处于初

级阶段，民众认可度偏低，而“以房养老”必须以安全、可靠来

迎合民众的预期，这是当前的保险公司不具有的。在当前的情

况下，只有银行才是唯一的参与主体，因此应当由政府设定准

入门槛，选择若干符合条件的银行，推动其尽快推出与此相关

的金融产品。

记者还发现，虽然此次试点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4 城

市房价相对稳定，而近期波动的房地产市场，也使得房价变化

是否会影响以房养老被广泛讨论。

相关业内人士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因为房地产

价格下降，必然导致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预期收益降

低甚至亏损，此时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了维持合理的

利润，所能采取的措施不外乎两个：其一，减少向房主的贷款

数额；其二，提前终止“以房养老”合同。由此可见，若房地产价

格下降，“以房养老”的作用和意义将大打折扣。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则表示， 以房养老

在以前就有过尝试，此次试点的开展，是保监会针对该保险风

险的一种意见，对保险公司与老人都有保护，相比以往将“以

房养老”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过，遗憾的是，针对公众比较关

心的房屋 70 年产权到期后的问题、房价波动的问题都没有详

细说明，“以房养老”以前之所以开展得不好，和这些问题不明

有很大关系。

杜鹏表示，不论在哪里，以房养老都不是养老的最主要方

式，只是对现行养老需求的一种补充，是一种小范围的金融产

品。

7 月 11 日， 浙江省高院当

庭判决：浙江女富商吴英由

死缓改为无期徒刑。 2007 年 3 月

16 日，吴英因为涉嫌违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被逮捕，后来被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

审判处死刑。 此后，浙江乃至全

国各类“非法”集资案和民间借

贷案的多米诺被推倒。 7 年后，此

类情况却仍难见改观，且范围呈

蔓延状。

本报记者 钟文

浙江民间借贷危机正向中小县城蔓延。

近日，有知情者爆料，浙江武义心红制伞厂（以下简称心红伞厂）老板王玉珍欠款上亿元跑路了。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武义县采访发现，心红伞厂只是当地民间借贷危机的冰山一角。 早在去年 12 月，在全国医用敷料行业很有影响力的武义卫生用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生用品公司）老板黄亚平就被警方刑拘，涉案金额达 7亿元。 而坊间传言，在武义县公安局“挂号”、欠款超亿元的还有十几位。

吴英减刑背景下

民间借贷危机继续蔓延

紧闭的亚鑫纺织大门 本报记者 钟文 /摄

一位债权人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去年他们去报案的时候，王玉

珍的资产都还没有转移处置，处理起

来会简单得多，他们也不会损失那么

大。 正是因为王玉珍跑路了的消息在

武义传开了，众多的债主们纷纷去找

借款企业要钱，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

样，挤兑自然让企业吃不消的，最终

迫使企业老板跑路。

知情人告诉记者，去年还有某链

条公司、某酒店、某印刷公司涉及民

间借贷而跑路、重整或倒闭。

在采访中，很多人对黄亚平被抓

甚至表示同情———因为他不跑根本

不会出事的：“他的企业做得很好的，

是可以挺过去的”。

但坊间传言，黄亚平被抓是因为

涉及公务员、甚至领导的借款。 有传

言说，某县领导借给黄亚平 1000多万

元。 黄亚平被抓后承认的借款数据比

债权人申报的数据多出六七千万元，

有人认为是因为“有的干部不敢去申

报。 ”华铭认为，几百债权人中肯定有

公务员，但是不是以家属或者其他名

义参与就不好说了。

武义县公安局和县外宣办以案

件正在侦查当中为由，婉拒了记者的

采访。

华铭告诉记者，县政府召集相关

部门以及债权人召开了几次协调会，

对于黄亚平的欠债， 每次说法不一

样。“最开始说是 4亿多元，后来又说

是 5亿多元，最后一次说是 7亿多元，

涉及债权人六、七百人之多。 ”

而记者在卫生用品公司采访时，

一位退休工人很肯定地告诉记者，黄

亚平仅民间借款就是七八亿元，这还

不包括 1 亿多元的银行贷款，总共可

能超过 10亿元。

对于黄亚平欠这么多钱花到哪

去了，华铭也表示不解。 一方面，黄亚

平本人非常低调， 经常在街边吃快

餐，不喜欢应酬，也不参与赌博；另一

方面，他有两家企业———亚鑫纺织土

地都是别人的，整个投资不会超过一

亿元； 卫生用品公司效益一直不错，

就算技改，也用不了这么多钱。

华铭告诉记者，县里召开的协调

会通报黄亚平的债务时，谈到期货亏

损 2000多万元。 他分析，可能大量的

债务就是炒期货亏的以及支付高额

利息造成的。

对于黄亚平的债务问题， 目前政

府有两个方案，一是对企业进行重整，

二是破产。 政府方面倾向对卫生用品

公司进行重整，想保住这块好牌子。 但

黄亚平的债务究竟是怎样的状况，目

前还在调查当中，所以意见还不明朗。

企业重整在武义是有先例的。 据

知情人士透露，此前武义某酒店老板

民间借贷上亿元还不上，这位老板把

所有债主召集起来，告诉大家真实状

况， 最后大家愿意把债务转成股份，

目前酒店正常营业。

“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做法。 ”长

期关注民间借贷的浙江民营投资企业

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他最近到全国很多地方调研，民

间借贷不分东部西部、 经济发达与欠

发达、大城市与小城市，已经在全国蔓

延爆发，政府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他说，民间借贷危机发生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地方政府一开始总是试

图掩饰，最后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最

好的方法是早发现、早处理、积极应

对。 他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团队正在

帮助一些地方政府处理企业民间借

贷引发的危机，目前已有成熟的经验

和案例。

（文中债权人均为化名）

就在王玉珍失联之后， 去年 12

月份，武义另一位大老板———卫生用

品公司董事长黄亚平被武义警方从

外地抓了回来。 和黄亚平有业务来

往、又是债权人的华铭透露，黄亚平

只跑路十几天就被警方带回，涉及民

间借贷及银行贷款等共计 7亿多元。

卫生用品公司创建于 1968 年， 主要

生产医用脱脂棉、 医用脱脂纱布等，

是浙江省医用敷料定点生产企业。

2000年企业改制，黄亚平收购过来。

黄亚平的跑路让武义人很吃惊。 因为

在武义人眼里，黄亚平不仅企业做得

非常成功，为人也非常低调，坊间称

为“好人”。

“借钱还不上就不是好人了。 ”在

卫生用品公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员工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没

有人不说黄亚平不好的，包括那些借

钱给他的人， 但现在企业不行了，说

啥也没用。 他告诉记者，目前县政府

接管了企业， 生产销售都不受影响。

只是债务怎么办，目前还没有结论。

华铭告诉记者，黄亚平的资产主

要有两块，一是卫生用品公司；二是

黄亚平和人合伙创办的武义亚鑫纺

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鑫纺织）。 目

前卫生用品公司还在正常生产，但亚

鑫纺织早已关门。

在武义县黄龙工业区，记者找到

了亚鑫纺织。 在一个宽敞的大院内，

最里面的一幢钢结构房子的墙上写

着“亚鑫纺织”四个大字，但大门紧

闭。

华铭告诉记者， 早在 2010 年的

时候，黄亚平和别人投资合股创办了

亚鑫纺织， 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整

个生产厂区也就二三十个工人。 他

说， 当时棉纱市场非常火爆， 每吨 4

万多元，而原材料只要每吨 1.8 万元，

每天可以生产 8 万吨，一天的毛利就

是十几万元，所以为了抢时间，公司

也是匆忙上马的，厂房都是租用别人

的土地盖起的钢结构房子，5 年后房

子归业主所有。 但好景不长，这两年，

棉纱一下跌到每吨 2—2.5 万元，但原

材料还是那个价格， 尽管还有些利

润，但是和以前相比差距太远了。

华铭对记者分析，如果是自己的

钱，应该还是可以做的，“但如果从民

间借款，不要说高利贷，就是 1 分、2

分也是吃不消的，没那么高的利润”。

记者辗转找到一位卫生用品公

司湖北的供货商，他告诉记者，他和

黄亚平做了很多年的生意， 非常熟

悉，所以尽管黄亚平还欠他有 100 多

万元的货款，但当黄说有困难，希望

帮忙借一些钱的时候，他还是毫不犹

豫的筹集了 300 万元，但没想到他会

被警方抓捕。

记者在一份 2013 年 1 月黄亚平

出具的一张 100 万元的借条上看到，

月息高达 3 分， 而 3 分数字上有明

显的改过的痕迹，此前应该是 5 分。

华铭告诉记者， 高利贷这种东西是

碰不得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黄亚平最后真的是月息 4 分、5 分也

要了。

武义县地处浙江中部，属金华市

管辖，以温泉而著名，上世纪 90 年代

还是浙江 8个贫困县之一。 如今的这

座小城，道路两边停满了汽车。

远在武义县城几十公里外的菜

农老李，从没有想到一位企业老板的

失联会和自己扯上关系———自己“一

块一块攒起来”的 5 万元辛苦钱打了

水漂。

几年前，一个亲戚看老李没有别

的收入来源，就帮他把辛苦攒下来的

5万元钱放到心红伞厂吃利息， 月息

1分 5。 这对老李来说，确实是一笔可

观收入。但没想到，到了 2010年，心红

伞厂既不付利息也不还钱。 亲戚仍然

很淡定，说人家有伞厂在，还差你那

几万块钱，老李想想也是。 但更没想

到的是，到 2012 年底，伞厂老板夫妇

干脆失联了，这犹如晴天霹雳，把老

李彻底打蒙了。

老李所不知的是，他只是心红伞

厂诸多债主之一。 知情人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心红伞厂民间借款起

码有上亿元，仅在县法院起诉的案件

就有二三十起，涉案金额达四五千万

元。

老程早在 1996 年就认识了王玉

珍，那时他们夫妇刚刚办厂，很缺资

金， 就请老程帮着张罗借钱， 月息 1

分 5。虽然不高，但比银行利息还是高

很多。 王玉珍就连一万二万也要，老

程就把自己的积蓄以及农村的兄弟

姐妹及周边亲戚的钱都张罗过来，总

共 138万元。

时间到了 2010 年， 老程也不放

心了。 这一年，王玉珍远赴沈阳去搞

房地产。 老程觉得搞房地产有点不靠

谱，“那得多大资金呀？ 她就一个小伞

厂，还是外行”。 老程开始向王玉珍追

款，但终究一分钱没追到，这一年，利

息干脆也不给了。

让老程至今都后悔的是，2012 年

10月份， 他追到沈阳找到王玉珍，但

没想到，又搭进去 5万多元。

“她就是骗。 ”老程告诉记者，他

回来后，王玉珍打电话给他，说她的

项目就要开工了，接下来大家的日子

都好过了，现在就差十几二十万元请

客吃饭的钱，让老程想想办法。 老程

说他当时就想帮她渡过难关，又找亲

戚凑了 5万元，外加茶叶等特产 5000

元，“5.5万元又没有了”。

和老程有相似经历的人不在少

数。 武义某实验中学的小雨老师告诉

记者，他们学校估计就有二三十人借

钱给王玉珍，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

等， 目前已经起诉的就有近二十人，

差不多涉及资金上千万元。 而有的老

师甚至把房子抵押到银行贷款借给

王玉珍。“现在她跑了，让这些人怎么

办？ ”小雨不知是问记者还是问自己。

刘炜原来是王玉珍在沈阳公司的职

工，但不幸的是，他不仅十几万的工

资没发，还帮她借了几十万。

“我们都有两年没见到王玉珍

了。 ”刘炜告诉记者，去年 7月份，有部

分债权人到公安局报案后就联系不上

她了， 今年元旦王玉珍给部分人发了

一条短信之后， 所有人都联系不上她

了。 短信说，她把大家的钱都玩砸了，

对不起大家， 她一定会全力以赴通过

其它途径把被人骗走的钱通过各种途

径拿回来还给大家，不够的她再还，直

到还清。 短信还自称为罪人。

武义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一位负

责人告诉记者，涉及心红伞厂的经济

案件的确比较多， 但由于涉及的金

额、地域不同，这些案件都是在不同

法庭审理，究竟涉及多少案件、总共

多少资金他们也没有去统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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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借钱的伞厂女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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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黄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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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被指牵扯其中

以房养老“曲高”

保险企业“和寡”

本报记者 郝帅


